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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蜿蜒，左拐右弯，不时
“山穷水尽疑无路”，也担心“千
岩万转路不定”，但，一路秋色层
染，秋意开阔，长长的旅途在颠
簸中越来越靠近诗与远方。左窗
山峦纵横，连绵起伏，间或水声
潺 潺 。 右 窗 山 树 杂 花 ， 色 彩 斑
斓，恍如撞进了画布，且每一种
色彩极其成熟。

看不尽的秋景，念不完的唐
诗。此路，绵绵不绝，从历史深
处一直宽展到当下，顺着时光的
肌理触摸古人诗中的意象，于幽
微处烛照今人的内心，提醒自己
的脚步慢一些，让灵魂跟上来，
叮嘱自己要耐得住寂寞，给心灵
一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岁时节序，才有沧桑。
因为诗歌，才留住记忆。浙东唐
诗之路，开阔了人们的时空感，
重走或重温，是对诗人们最好的
致敬。翻山越岭后，面对山山水
水，人的心思会变得清澈，也容
易沉静，曾有过的伤痛，会得到
抚平，那些皱褶只能悄悄留在诗
中，供后人不断地解读与窥探，
从中获悉命运的真谛与人性的良
善。有时，一首诗可以缓解人生
的失意，释然于命运的跌宕，“千
金 散 尽 还 复 来 ， 天 生 我 材 必 有
用”，诗人带着傲气的自信跃然纸
上 ， 诵 读 的 我 们 ， 即 使 手 上 无
酒，瞬间也为诗句所醉。

在新昌东茗斑竹村，我听到
了娥皇女英凄美的故事，一棵棵
斑竹从传说到诗歌，写它咏它叹
它者不计其数，有名的当属刘禹
锡：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
寄相思。相思之情，红豆通俗，
斑 竹 古 朴 。 斑 竹 也 从 诗 歌 到 生
活，只是今人的思念变得越来越
容易，无需辗转反侧，一只手机
快速解决了彼此的思念，但，网
络再便捷，也无法代替思念的路
径。诗歌中举重若轻的隐喻，曲
折崎岖的暗喻，不知将如何破除
爱情的渴望。而爱情不能承受之
轻，又将滑向何处。

斑竹在古代是一处驿站，通
往天台与嵊州，官差路过，在这
里休整或交换马匹，商人来了，
或带走商品留下银子，或带走银
子 留 下 货 物 ， 使 得 木 楼 越 来 越
高，越来越密。文人墨客来了，
从 这 条 街 到 那 条 巷 子 ， 三 步 二
步，步出一首诗，高兴了会嘱佳
人歌咏，类似于现在公开发表。
也有个别诗人，平时写诗兴头足
足，但到了斑竹，竟一字不着。
比如徐霞客，他在斑竹期间居然
没有日志，这一页空白，惹起后

人 无 数 猜 想 ， 最 多 的 ， 怕 是 与
“天下越女白”相关。倒是袁枚比
较直白，“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
意。虽非神仙居，恰是仙人地。
可惜游客心，小住非久计。一出
白云中，又入人间世。”看来，袁
诗人在斑竹做了一回神仙。

在深秋的午后，沿着鹅卵石
铺 就 的 斜 径 ， 不 念 及 过 往 和 故
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偏偏，
心地有些远，只想住到唐诗里，
与风花雪月无关，与兴衰成败无
关 ， 只 想 在 那 里 静 一 静 ， 坐 一
坐，看野花，望白云，观沧海，
以及偶遇山人，或者童子也行，
然后，助我在大地上行走，即使
千山万水，仍能平淡如初。

从一座老屋前走过，一位老
阿嫂刚迈出来，脸上堆着笑，笑
容 之 下 是 盛 开 的 鸡 冠 花 ， 红 艳
艳，且有一丈之高。跟老阿嫂打
过 招 呼 后 ， 她 邀 请 我 们 进 去 坐
坐。也没有拘束，便拾级而上。
老阿嫂很开心，笑容始终荡漾，
一边不停地表示歉意，说是屋里
太脏。地上码着番薯，大的足有
半 个 脸 盆 大 ， 不 由 赞 叹 她 种 得
好。谁知，她一把掀开锅盖，非
要 给 我 们 煮 。 我 们 几 个 连 连 摆
手，但怎么也没能劝住，就像她
门口的那些花，怎么劝也劝不住
它们的怒放。

老 阿 嫂 所 在 村 的 支 书 很 健

谈，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着信心与
决心。他谈后岱山村的乡村振兴
发展，用民宿助推美丽经济；也
聊村庄法制治理，村内的纠纷很
少，即使有，也不出村，在家门
口三言两语便能握手言和。我注
意到这里的防盗门窗特别少，矮
墙上爬满藤蔓，屋檐下或靠墙处
皆有石凳，想必是供村民闲聊，
家长里短，也就是人间烟火。最
有意思的是他执意要领我们去一
间称为“颜如玉”的小屋。小屋
里摆满了书，且很杂。村支书也
不避讳，说都是别人送的。我很
想问问有多少人会来书屋。但最
终没有开口。出村后，我还在想
那间书屋，面积不大，还能看出
以前主人生活的痕迹，泥地，横
梁，木格窗。我有理由相信后岱
山 村 的 明 天 ， 会 是 城 里 人 的 驿
站 ， 让 那 些 奔 忙 于 生 活 的 人 歇
脚，那时肯定会有人去敲书屋的
门。

到了下岩贝村，弃车，过石
径，数分钟后，站到了观景台，
十九峰与我遥望相对，似乎，一
伸手便可揽入怀中。有人靠着栏
杆，身子微侧，举起食指指尖，
阳光扑打着他的微笑。在他的跟
前，一人正在取景，不时叫他把
手指往下移。我不认识他们，不
过，明白他们的用意——指点江
山。

我也拍了一张，迎着阳光，
背靠十九峰，双手垂立。这是天
姥 山 的 一 部 分 ， 我 不 敢 指 指 点
点，身上没那个气场。我恭敬于
眼前的一切，包括来来去去的山
风。三十年前我参加自考，《梦游
天姥吟留别》 属于考试范围，虽
然没说要背，可我还是很用心地
去背。只是书中注释很少，也没
有人帮我分析作品背景，对作者
的认知也局限于“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我死记硬背，背过
考过后也就忘了。过了些年，记
起来的似乎只有那句“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此刻的我，直面天姥，见其势睹
其容，虽无熊咆龙吟，也无空中
天鸡，而且我也没有盼望过有青
云梯等我登，但非常喜欢“湖月
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即使寂寞
与孤独，甚至困顿，我也不愿意
蹒跚前行，浩荡与照耀才是我脚
步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李白的自
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醉了
也就醉了，遑论斗酒诗百篇，想
想，还有谁敢酒后“天子呼我不
上船”，哪怕醉得一塌糊涂，天子
来了，也会被惊个半醒。

有人猜测，李白并没有来过
天姥山，理由是这首诗是他梦后
所写。也有人反驳，李白来过，
依据是他漫游的足迹。其实，这
些并不重要。李白作为诗仙，浪
漫 精 神 映 照 着 诗 歌 ， 他 写 梦 也
好，写实也好，诗中的一切皆是
他内心的朗照，哪怕颠沛流离，
或是失意落寞，心中始终飘扬着
白云。

与袁枚不同，他的白云仍住
在人间，与每一个人很近，诗中
有，山中有。

白云人间住
干亚群

不冷不热无风无雨的午休时
间 ， 我 会 骑 上 自 行 车 在 市 区 兜
风。月湖环线是我的常规骑游路
线，镇明岭庙就在这条线上，白
墙黑瓦的清式平屋，在鳞次栉比
的现代建筑群中，显得低矮不起
眼，以至于我无数次骑车经过庙
门口，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也
许 是 路 另 一 侧 的 月 湖 风 景 太 旖
旎，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湖光水
色中了。

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何日，我
第一次进城来，走在镇明路上，
听人说起这里曾经有一道岭，我
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自小
在山区长大，对山岭太了解了，
宁波城区属于平原水乡，怎么会
硬生生长出一道山岭来呢？后来
查了资料得知，这里确实有过一
道岭，有故事有来头有讲究。

话说北宋天禧年间，郡守李
夷庚在鼓楼前浚清澜池，运土到
路中段镇明巷口，堆土形成镇明
岭。这一波操作与西湖的苏堤、
嘉兴南湖的湖心岛一样，都是挖
湖泥堆砌筑成。苏堤与湖心岛上
遍种花草树木，特别是湖心岛，上
面还有一座著名的烟雨楼，令后世
文人墨客吟咏不绝。镇明岭上应该
也种过花花草草吧，比如说杜鹃
花，春天的时候，岭上开遍映山红，
也是很美的。

镇 明 岭 的 名 气 虽 然 不 及 苏
堤、湖心岛，但还是有文人为它
留下笔墨，元代诗人袁菊村就写
过 一 首 ， 收 录 在 《四 明 谈 助》
中：“一岭坡陀镇四明，无山无水
自天成。闲看来往登瀛客，仿佛
金鳌背上行。”从这首诗中可以看
出，镇明岭曾经是宁波城内的一

个热门景点。
李 郡 守 为 什 么 要 建 造 一 道

岭，原因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
清楚。镇明路正对着鼓楼，是宁
波古城的中轴线，主干道，路中
央硬生生建一道岭，给行人车辆
带来不便是肯定的，但是据说它
能镇住四明，给百姓带来安宁，
大家也就喜欢上了它。镇明岭建
成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边上是没
有庙的，庙是到了清朝才建的，
据说是为了祭祀六邑城隍之神，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镇明岭在后来的一次次道路
改 造 以 及 城 市 建 设 中 被 渐 渐 铲
平，淡出人们的视线，镇明岭庙
则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它几经修
葺，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到
了一定岁数，看什么都是风淡云
轻，以沉默应对世事变迁。

今年 11 月，镇明岭庙华丽转
身，白墙没变，黑瓦没变，屋内
巨大的木质廊柱依然矗立，但是
陈设变了，功能也变了，它以一
座城市书房的样貌进入人们的视
野 。 在 一 个 阳 光 灿 烂 的 秋 日 下
午 ， 我 走 进 镇 明 岭 庙 ， 设 计 新
颖、错落有致的书架艺术感十足
地安放在三百多平方米的空间，
一万五千余册涵盖艺术、历史地
理、哲学、文学、教育、经济等
六大类书籍入驻其间，散发出浓
郁的书香。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于看电
子书，嫌纸书分量重价格贵，随
身 包 里 总 是 带 着 充 足 了 电 的
KINDLE，还时不时向周围的亲
朋好友介绍电子书的好处。但是
置身镇明岭庙，看到这里一排排
全新的好书，我忍不住心动，从
包里翻出冷落多年的借书卡，借
了五本新书。镇明岭庙要打造的
是一座无人值守的城市书房，这
里的设备都很智能，以至于我站
在机器前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最
后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才完成自助
借阅手续。

借完书后，我发现有几个年
轻人站在书架前摆出不同的造型
拍照片，可不是，书架是最美的
风景，也许过不了多久，镇明岭
庙会成为网红打卡点。

镇明岭庙，
一座城市书房的前世今生

崔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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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枯萎了
这是个意外

它用卷曲的枯萎
用疼痛
来卸载脆弱
来生长新的肢体

曾经它鲜艳的花朵
与环境僵持
向偶尔倾斜来的时间
求偶寻欢

也许 它的一封书信
写了很久
直到人们不需要
用书信来表达
而它的书信
仍未成篇

也许 它觉得在路上
已经走了很久很远
但我们看到的它
始终未曾离开

也许 它有温暖的记忆
有在微风中摇曳的灵性
这些都是它
枯萎里保存的柔韧折痕
是它隐藏的一部分空间

现在 它的空间缩小在它的枯萎里
同时为它设计的意义
适时地显现

它凭信心必不惧怕
反倒以新生命
来否决自己轻易地存在

一个领受的手势

很多声音比人的声音
更能表达人的内心想法
我手中的腰鼓
就是这样
我用左手交叉到右边的手势
把推出的声音
开出一朵朵 丰收的赞美
我的虔诚
被你许可
枝丫和枝叶交叉拥抱
也被你许可
你许可山脉与河流
隐秘的静默与流淌
你许可鸟儿飞过你
闪着星光的话语
你的笑脸
映着窗前的星光

我在窗前
肌肤簇拥着鼓点的火花
亦如青草地的羊群
在你的左右
活泼可爱

我以领受的手势
倾洒我茂密的心灵
亦如脚下支撑的基座
给我转向你的坚定力量

以新生命来否决（外一首）

杜秋明

（一）

金娥山，龙山岭，
杜鹃红艳绿草茵；
山青青，水淙淙，
初夏时节招游人。

龙山自有好风景，
梅英牧羊好娉婷；
乌黑头顶开菊花，
粉红笑脸如画屏。

忽来两个浪荡子，
一见梅英起邪心；
胖的名叫张阿兴，
瘦的那个叫阿明。

阿兴眼睛像铜铃
嬉皮笑脸戏梅英；
又是搂来又是亲，
梅英挣扎喊救命。

小王正在管山林
听闻急奔龙山岭；
浪子一见魂魄惊，
东逃西窜如家禽。

小王奔近杨梅英，
见她倒地泣成声；
小王上前轻轻扶，
和善友好细打听。

“此事切莫去声张，
不要告诉任何人！”
小王点头看梅英，
两束目光结同心……

龙山岭，好风景，
转眼过去半年零；
小王几次去攀亲，
梅英低头无回音。

那一夜，月东升，
龙山岩前诉真情：

“我俩情谊比海深，
设法说服我母亲。”

（二）

小王托了李大姐，
选个吉日去提亲；
费尽口舌话说尽，
未到银河桥变形。

大姐绕过翠竹林，
汗流浃背似水浸；
垂头丧气劝小王，
还是另觅意中人。

绿草坪，檫树岭，
冷风习习对人影；
小王泪水潸然流，
大姐细细说详情。

梅英母亲叫阿杏，
听罢提亲瞪眼睛：

“梅英不嫁林场猫，
猫捉老鼠多难听。”

梅英父亲叫杨霖，
请坐倒茶蛮热情：

“修竹青青赛黄金，
理应有人管山林。”

阿杏干脆挑了明：
“早给梅英说了亲，
后生工人爹书记，
女儿婚事我已定！”

（三）

忽闻人声喊梅英，
喊声仿佛是杨霖；
大姐小王心胆惊，
急忙转身看分明。

池边立着杨梅英。
好比水杉直挺挺；
一见大姐和小王，
扎入池塘不见影。

池塘水，波粼粼，
大姐急叫像电铃；
小王奔跑如射箭，
救起梅英一身轻。

梅英脸色紫带青，
柳叶眉下泪晶莹。
小王用手擦泪水，
十指相扣心相印！

“小王哥，你不知，
我妈说的那门亲；
男的就是张阿兴，
多次劝妈妈不听！”

梅英浑身湿淋淋，
小王担心冻成病；
俯身背起心上人，
疾步如飞奔山岭。

小王背贴梅英心，
梅英羞涩难为情；
大姐脸上笑盈盈，
轻轻用手捅杨霖。

（四）

到了林区一家亲，

杨家父女成贵宾；
小王进出忙不停，
让出房间给梅英。

雪白米饭铁镬烧，
清蒸干菜香喷喷；
晚上点亮美孚灯，
细说情话到三更。

次日艳阳天气晴，
林区派出众精兵；
齐步越过龙山岭，
来到杨家见阿杏。

小王救囡是恩人，
一表人才宁波人；
点头同意这门亲，
赶紧领了结婚证

结婚之后一年零，
相敬如宾好感情；
国家政策来调整，
职工家属可转正！

从此变成双职工，
劳保福利有保证；
时间不出半年整，
生下儿子接班人。

儿子有生就有长，
考进北大扬美名；
四年大学毕业后，
杭州工作心笃定。

光阴如箭日月梭，
儿子不怕难为情；
杭州姑娘领上门，
小王梅英喜相迎。

公婆做了做爷奶，
儿子做了做父亲；
今年孙子又高考，
重点大学也考进。

人生易老天难老，
小王梅英七十零；
退休买房住宁波
早晚公园步轻盈！

小王爱好练书法，
龙飞凤舞头脑清；
梅英喜欢唱越剧

“手心手背”感情深。

动静结合两夫妻，
相亲相爱不离影；

“人生七十不稀奇，
“来日再爬龙山岭！”

走过龙山岭（叙事诗）

赵宁善

山 村 的 早 晨 水贵仙水贵仙 摄摄

前些天在宁波邂逅多年未见的小王和梅英 （化名），老两口正在

公园里健身。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不由浮现心头⋯⋯

本诗讲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金娥林场青年工人与山村姑娘相爱

的故事。当时生活在高山林区的工人，住的是简易工房，晚上点美孚

灯，生活条件极差，对象难找。后来国家出台政策，职工家属可以招工，

安装了电灯电话，总算扭转了“光棍成堆”的局面。


